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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介之旅

由于从逝世日到创作生涯、创作成就、文学与

文化经典地位等方面一系列的“巧合”，今年的中

国及国际文化活动的重大亮点之一，是汤显祖携

莎士比亚一起走上世界文化舞台。除了国际上丰

富热烈的演出、出版、学术活动外，中国的文化艺

术和学术舞台上也再次掀起了莎士比亚热，让更

多的人接触到了更多国际国内莎士比亚戏剧、电

影、其他改编作品及研究成果，更深刻地领略了莎

士比亚作为世界文学经典的魅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艺术家和创作者借此

契机，以大力度向世界、特别是英语世界推介了我

们自己的戏剧经典和戏剧家，使汤显祖的名字和

作品，借京昆越等多种中国传统戏曲形式，走出了

象牙塔，开始进入英语世界广大观众的视线，并取

得了相当良好的成就。笔者本人就在莎翁故乡参

加第十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期间，观看了正在巡

演欧洲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寇流兰与杜丽娘》

片段；南京市昆剧团也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巡

演《邯郸梦》；英国利兹大学与中国北京对外经贸

大学的学生演员合作，将《仲夏夜之梦》与汤公的

临川四梦糅合在一起，上演了一出《惊梦》。巡演

在欧洲各地的文化和艺术界、在欧洲观众、艺术家

和学者中广受好评，并引发了对中国艺术家及其

经典作品的巨大热情，很好地展示了文化软实力，

在世界艺术舞台上发出了中国声音。

盛会之后，更需要冷静思考。今年，我们抓住

契机，成功地把文化经典推向了世界，但这样的契

机并非年年都有；今年，我们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让世界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但这样的成就不能仅

限于一个汤显祖。我们需要将这一努力常态化、

深入化，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同时，更

好地传播体现于这些文学艺术经典中经过历史考

验并具有当代意义的核心价值观。这才是我们真

正的软实力，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国家及

文化进行平等有效的对话沟通的重要保障。

今年的汤莎会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大多数

演出都以“会”为形式，将汤莎或拼贴或糅合，不仅

借莎扬汤，更以汤释莎，将两位伟大戏剧家的作品

和思想糅合在一起，在借莎士比亚之名传播汤显

祖经典的同时，更注重用代表中国经典的汤显祖

来反照、阐释和“修补”莎士比亚，在艺术舞台上实

现中外艺术对话和交流的同时，也实现了中外文

化思想和价值观的对话和交流。因此，汤莎盛会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它引发我们思考，如何

更深入地理解和实践“洋为中用”的原则，如何更

好地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全球化时代，更多地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

声音，将经典作品传递给世界，是“中国声音”的重

要内容之一，因为在经典作品中蕴含着民族的核

心价值观。因此，有必要在更深刻和更广阔的层

面上理解“洋为中用”的方针，不满足于单纯的文

化艺术作品的引进和输出，更注重探索中外文化

和艺术之间的深层次差异，探索中外文化艺术经

典作品的形成机制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使“洋为中

用”不仅落实于外国文艺产品的引进改编与融合，

或称本地化，而且落实在使本地作品更好地经典

化，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民族经典，使其能够更好地

与外国经典平等对话，走向真正成为世界经典。

以汤莎盛会为例。中外学者和艺术工作者的

研究和实践，展示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多方面的

契合与相同，这对于弘扬我们的经典无疑十分有

意义，我们可以此为基础，更多地关注汤莎之异，

深入探讨两者在创作背景（历史与社会）、艺术类

别（戏曲与话剧）、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关系（高雅与

大众）、在当代社会文化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

等方面的不尽相同的地方。这种在求同基础上的

探异，有助于构建起更好的理解和交流的平台，通

过“洋为中用”，更好地打造和传扬自己的经典。

莎士比亚从一开始就以大众娱乐的形式出

现，它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和文化的经典，固然有

多方面的原因，但从其作品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

系看，其“大众”性质至今没有变化，甚至更广泛地

深入到了当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莎剧传达的

基本价值观依然得到当今读者的认可和接受，莎

剧提出的问题依然可以找到其当代版本，依然是

人们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莎剧是英国的文化地

标，是世界上常年演出最多的保留剧目，在世界各

地都有年度戏剧节；莎剧是英语世界的人们从小

学到大学英语课程里的必读内容，相关读物从卡

通画、连环画、剧情故事书、到简写本和各种权威

的全集正本，形成了一条经典作品链，营造出一个

让人时刻浸润在经典之中的文化和教育氛围。莎

剧里的许多名言警句，通过各种渠道，成了大众日

常生活的“口头禅”，其中首推的就是哈姆雷特的

那句“生还是死”，在“吸（烟）还是不吸”、“选（择）

还是不选”、“脱（欧）还是不脱”这样的戏仿中延续

着经典的生命。《麦克白》中悲剧主人公在回望一

生，感叹付出了沉重的道德、社会和个人生活代

价，最终得到的只是一场充满“喧嚣与狂怒”的梦、

《暴风雨》中美丽纯真的米兰达目睹芸芸众人时发

出的“神奇的新世界”的感叹、《亨利五世》中亨利

五世在大战前夜对士兵们的那句“（我们是）兄弟

帮”的感召，前两者分别被美国作家福克纳和英国

作家阿尔都斯·赫胥黎用做自己小说的标题，后者

则成了 2001 年美国作

家安布罗斯的小说标

题，该书还被改编成美

剧，只不过中文译者根

据小说内容将“帮”译成

了军队建制“连”。

经典的莎士比亚是

大众的莎士比亚，还体

现在下面三个细节中。

第一，莎剧经得起并欢

迎世界各国文学艺术家

以各种样式改编的“蹂

躏”，可以改情节，改台

词，改人物，改剧情发生的时代，各种改编百花齐

放，“正统”的有，“俗野”的也有，你演你的“正统莎

剧”，我演我的现代改编，不仅并行不悖，反而相互

竞争和补充。英国两大莎剧演出和研究机构皇家

莎士比亚剧院和伦敦环球剧院就是一例：前者以

“回归经典、坚持正统”为方针，强调理解和展示莎

士比亚原作的语言、情节和精神，对莎翁剧本只做

删节，不改词句，更不改情节。而后者则以“将莎

士比亚精神时代化”为方针，在“忠实原著”的演出

之外，更鼓励以当代的形式改编莎士比亚，以更贴

近当代人生活的方式传播莎士比亚的精粹。更有

意思的是，把莎剧改成歌剧舞剧电影卡通等已不

再新鲜，跨文类借用及改写正日渐“时髦”。早在

上世纪70年代，著名美国作家厄普代克就写了

长篇小说《格特鲁德》，那是一部在《哈姆雷特》中

处于边缘地位的王后格特鲁德的家族史诗，并以

此“透露”了克劳迪斯弑兄娶嫂的缘由。一家英

国出版社遍邀当今世界上的著名作家，以小说形

式改写莎士比亚戏剧，第一批成果中包括普利策

奖得主安妮·泰勒的《醋女》（《驯悍记》）、布克奖

得主雅各布森的《我叫夏洛克》（《威尼斯商

人》）、英国作家珍妮特·文特森的《时隙》（《冬天

的故事》）、以及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的《巫种》（《暴风雨》）等。这些作品并非兰姆姐

弟《莎士比亚故事集》那种将莎剧情节散文化，而

是借用莎士比亚剧本里的人物或剧情桥段，写当

代的社会和人事，借此与经典形成互文互动和对

话，以小说的形式，在重新诠释莎士比亚的同时，

延续着莎士比亚作为经典的生命。

莎士比亚学术研究上的百花齐放，是莎剧经

典化的第二个重要细节。属于剧院大众的莎士

比亚，同时也属于学术大众。400年来，莎剧经

得起、也欢迎世界各国学者从各自的理论和文化

角度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无尽

的可能性。浪漫主义、意象批评、现实主义、批判

现实主义、新批评、形式主义、心理分析、解构主

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似

乎不拿莎士比亚“试刀”，那个“主义”就缺了存在

的理由。事实上，马克思在创立资本主义批判学

说时，也时时从莎士比亚作品中寻找切入点，而

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莎评也是世

界莎士比亚评论中颇有成就和影响的一支。同

时，研究的关注点也不断扩大，从情节主题、人物

刻画、语言艺术、戏剧技巧等，逐渐向各种细节推

进，研究也日益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如莎剧中的

法律和法学、经济和经济学，甚至饮食医药、地理

风情等等。正是通过文学批评史上各种理论的

批评阐释，莎士比亚的丰富意义被不断揭示，其

作为经典的生命也随着理论的进展而得以延续。

第三个细节，是莎剧演出的戏前戏后，往往

有相应的戏剧教育与传播活动作为呼应。在伦

敦环球剧院，莎剧演出之后就会安排一场“谈话

剧场”，主创艺术家与观众分享改编和演出的缘

由与体会，同时互动问答。在假期，有许多以剧

院为主导的以大中小学学生为对象的莎剧观摩学

习活动，学术性的组织还会推出针对大众的“莎士

比亚暑期讲习班”，以学术讲座和演出观摩相结合

的方式，将体现时代精神的最新莎剧改编及研究

成果与有兴趣的参与者分享。这些做法有效支持

着莎士比亚作品的传播与传承，在鼓励大众参与

的同时，也提高了大众的欣赏能力，反过来也“迫

使”艺术家和研究者要拿出更好的作品。

这样的机制也为我们在新形势下重新思考

“洋为中用”和“中国声音”提供了样板，也提供了

思考和实践的契机。我们需要为传承和传播民族

经典营造出系统氛围，形成丰富的层次，构建丰富

的形式，将民族经典教育贯穿于

幼童、中小学、高等到成人和社会

教育的各阶段；我们需要鼓励和

支持具有开放心态和严谨治学的

研究者介入，从各个角度关注经

典作品所蕴含的当代意义，特别

要关注体现在经典作品中的传统

价值观的当代意义，更多地以深

入浅出的方式将学术研究成果与

大众分享，建立起经典-学术-大

众之间的桥梁；我们需要以开放

宽容的态度，保护、鼓励和支持对

经典作品的各种改编和再创造，

鼓励对经典改编的争鸣和讨论，

鼓励大众参与这样的争鸣和讨

论；我们需要设计出合适的机制，充分利用每一个

经典改编个案，通过各种研讨、对谈、交流、媒体推

送等，使其成为回归经典、传播经典、弘扬传统经

典中蕴含的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机会，鼓励受众阅

读并领悟经典，而非听任经典改编停止在纯粹的

娱乐事件层次，甚至流落为网络骂战。

从根本上说，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因为它活在

每一个时代的大众之中，它必定与每个时代大众

的日常生活有特殊的意义和关联；而当我们说“越

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意思不仅是经典作品本

身是民族的，也不仅指它存在于我们的民族记忆

里，而更应该是指经典作品依然活跃在当下，活跃

在当代人民大众的思想意识、文化和日常生活中，

就像今年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英国用得最多

的表述是“四百年：莎士比亚活在当代”。当民族

的经典不再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不再是收在

图书馆里的“善本书”，不再只仅仅是展演于戏剧

舞台的“艺术瑰宝”，而是在时代精神和价值观上

真正走进了亿万大众的寻常生活，这时候，民族的

经典就成为世界的经典，中国的声音就能真正在

全世界传播，获得理解和认同。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新趋势
□霍 艳

中国在与海外文学上的交流存在着巨大的

逆差，这中间存在着文化差异的问题，也因为缺

乏优秀译者，加上翻译、出版渠道的不顺畅，使得

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一直没有进入海外的

主流视野里。但文学作品是海外认识中国的直观

通道，为构建大国形象制定的一系列文化输出政

策，文学应占有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经历了不同阶段，

从零星的篇章，到主题小说集，再到作家作品的

规模引进，走过了本土到海外再到本土的过程。

早期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以合集为主要。根据

刘江凯整理的翻译年表，海外翻译占据主流，但

很多从书名上就充满强烈的政治修辞意味，这也

是他们选择作品翻译的标准，葛浩文就说：“美国

人喜欢唱反调的中国作品。”他们附加在中国当

代文学上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很多牵强附会。

中国本土也为当代文学走向海外进行着努

力。1951年创办的《中国文学》一直承担着宣传中

国的作用。1981年出版的“熊猫丛书”主要以英

文、法文出版中国现当代和古代的优秀作品，发

行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品类有190多种，成为

中国外文译介领域的金字招牌。连同590期《中国

文学》杂志，介绍了2000余位优秀的作家，翻译作

品3200篇，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功不可

没。但《熊猫丛书》内容由中国人筛选，以中国译

者为主，翻译得不够原汁原味，由于它在国内出

版，依靠海外的分销商，发行渠道特殊，多进入英

美图书馆，在书店则缺乏陈列，相关报道并不多

见，没有受到主流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关

注，影响力不强。它实际是中国本土出版的文学

作品的英文版。

80年代开始，海外自行选择中国当代文学作

家进行翻译，但不免存在着二元对立思维，甚至

是以观察落后的心态阅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

美国大学的课堂里就有将莫言的作品作为社会

学读本，以便讲解中国的发展史。第五代导演频

繁在国际电影节获奖，也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起到推动作用，余华、莫言、苏童等人的小说均受

益于电影改编。90年代，卫慧、棉棉作品在海外引

起的热销和热议，一方面因作品里对于西方价值

观的臣服，另一方面她们作品的文化符号和情爱

模式，也缩短了与西方世界的距离，使得作品更

易被接受。

21世纪以来，一系列中国文学翻译出版工程

启动，如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总署发

起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年发起的

“经典中国出版工程”，2009年启动的“中国文化

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不仅可以申请资助翻译费

用，还可申请资助出版及推广费用。2010年，北

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

学院合作“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计划出版

10卷本“今日中国文学丛书”，创办《今日中国文

学》学术杂志，并举办了系列研讨会。中国作协

2006年启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

工程”，从2011年起每隔两年举办“汉学家文学翻

译国际研讨会”。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从

2014 年起举办“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2013

年，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

外文局联合主办的“2013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

翻译大赛”，激发翻译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兴

趣，使其更好地走向世界。为了更直接向海外推

荐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国频繁参加国际书展并

担任主宾国，邀请作家举办读者见面活动。

一系列的举措获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着

问题。首先是由于文化差异，海外读者无法直接

进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中国文化

元素流失和被改写；其次翻译报酬偏低，不算作

学术成果，翻译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没有建立完

善的翻译评价体系，使得翻译队伍人才缺失；三

是各项出版工程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

是在图书出版以后，不注重后续的营销推广和读

者反馈，无法进入海外主流文化市场；四是缺乏

专业的版权代理人，多是等待海外出版社主动联

系，再提供出版资助，而非主动出击。同时，还有

一点值得注意，在这些项目里，对于哪些作品可

以代表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海外，并没有明确的标

准，资助对象产生方式也不尽相同，可能面临海

外译者兴趣不大，并非是他们出自内心想翻译的

作品，和作品间的隔膜也影响到了翻译的质量。

在官方努力之外，我们欣喜地看见有一批年

轻的民间翻译力量，正在不断推动中国当代文学

的海外传播。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充满着自发性的

热爱，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世界文学的组成部

分。他们大多是英语国家的研究生，具有较高的

中文水平，其中有些自身就有创作经验，并且成

长于已不再将中国视为“落后”、“威胁”的年代，

而是想要更好地了解这个日新月异发展中的文

明古国。网络的发展，使得他们与中国当代文学

界的交流更加顺畅、及时。

其中要提到“纸托邦”（Paper Republic），由

美国青年艾瑞克·阿布汉森创办，他在2006年起

从事中国文学翻译，除了翻译苏童、毕飞宇、王小

波等经典作家，也向海外译介了阿乙、盛可以、徐

则臣等年轻作家。纸托邦最初只是一群翻译爱好

者的聚集平台，但它逐渐深入到了中国当代文学

的海外传播渠道中去，除了翻译作品，与《人民文

学》合作策划出版英文杂志Pathlight，为中国出

版方制定执行书籍推广方案，策划中外文学交流

活动，定期向欧美出版社推送中国出版资讯。虽

然它与官方有合作项目，但本身是一个公益性组

织。纸托邦将海外传播从国家层面降低到个人层

面，依靠译者个人趣味确定作品的选择、译介，依

靠单篇作品在海外杂志的发表，依靠单个作家在

海外文学节上的交流，而逐步推进。“纸托邦短

读”活动，每周推出一篇中国当代短篇小说英译

文章，既是给无暇长篇阅读的普通读者，也是给

重视短篇传统的文学编辑们阅读，短篇小说的翻

译对译者而言也相对容易。在作品的选择上，他

们多选择一些新锐作家作品，这和译者本人的趣

味有关，也因这批作家的写作更具有国际性，他

们侧重于都市题材，人物性格的描绘和普通人生

活状态的呈现，作品干净、简洁，富有力量。年轻

作家本身也深受西方文学发展影响，与西方文学

传统更为接近。这些作品的翻译更便于全世界范

围内的译者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中国作家，使得后

续对于其他作品的翻译变得更有效率。除此以

外，纸托邦还举办线下活动，在技术层面解决中

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所遇到的问题：如何购买和

销售一本书的版权？在版权推介过程中，“个人关

系”扮演什么角色？如何进行准确的文学翻译？这

些活动让有志于从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年轻

人受益匪浅。

纸托邦与《人民文学》于2011年起合作出版

了Pathlight（《路灯》）杂志，目前英文版每年推

出四期，法文版、意大利文版、德文版、俄文版、日

文版、西班牙文、阿拉伯文、韩文、瑞典文、匈牙利

文等版本也陆续出版。Pathlight寓意“中西文化

交流之路上的灯”，编辑队伍由中国编辑、外籍

编辑、国内顶级外语专家组成。编辑的过程，就是

不同文化交流的过程。它的编辑理念是“给外国

人读，不仅要传达中国声音、中国故事，还要让他

们看到中国作家的创作有世界气场。他不仅仅是

一个社会问题的写作者，发展历程的记录者，还

是人类共同话题的写作者。”所以它强调主题性，

以一些宏大的，诸如自然、神话与历史、性别、人

民、速度等为主题，希望通过当代文学的书写，呈

现这一主题下中国社会的现状。Pathlight以纸质

版的形式出版，发行渠道还无法遍及全球，因此

推出了网络下载的方式，以传播作为先导。

与Pathlight相似的是《天南》杂志，虽然在

出版了16期后因为成本原因停刊，但它对于一批

被商业写作、主流文坛遮蔽掉的年轻作者挖掘起

到重要作用，《天南》的英文翻译就代表了这本杂

志的态度：Chutzpah源自意第绪语，原意是指

“放肆”、“拽”，在传入英语世界后又发展出“肆无

忌惮的勇气”，“挑战成规的精神”等意涵，专门用

来指称那些大胆创新和打破常规的行为。《天南》

将精选作品翻译为英文的刊中刊Peregrine。特
别策划关注某一具体主题，如“亚细亚故乡”关注

亚洲地区的农村历史和现实以及知识分子参与

乡村建设的社会运动浪潮；“致命的女人”将书写

女性和女性书写互为关照。议题设置较Pathlight
更为具体而集中，除了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介绍

到海外，也将海外的优秀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

在一本杂志里呈现中外作者对同一个题材的处

理，既可以看到差异性，也可以捕捉到相似性，使

得不同文化在同一平台上以文学为载体交流。

在《天南》和Pathlight里，当代青年作家作

品占有重要比重，既有葛亮、徐则臣、盛可以、阿

乙、路内、颜歌等在文坛取得认可的新生代作家，

也有朱岳、孙一圣、巫昂等具有实验风格的作家，

并且两本杂志都不仅限于中国大陆，而是将华文

范畴里的优秀作家如骆以军、陈雪、甘耀明收入

其中，呈现的是整个华语新生代作家的创作风

貌。由于年轻作家的成长环境、所接受教育以及

阅读趣味和表达方式与前代作家具有显著区别，

反而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在接受起来难

度降低。他们是在读一个同龄人的作品，而不再

单纯强调是一部具有异域“中国风”的作品。例如

路内的《少年巴比伦》，它首先是一本具备了完备

形态的“成长小说”，其次在成长中对于自己与世

界的不断认知与修正是一个普遍性的话题，它甚

至让有些西方读者觉得“读的不是中国作品”。尽

管仍有读者表示他们喜欢这部作品是因为其对

于中国文化和社会差异的内在视角，，但他们普

遍表现出对于政治符号的反感，以及以平和心态

了解中国当下发展的兴趣。

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在海外出版作品，不光

依赖于政府的文化输出政策，也得力于版权代理

人的积极运作。版权代理人谭光磊成功地将麦家

的《解密》介绍到英国的企鹅出版社和FSG出版

集团，15%的一线作家版税，长达8个月的推广

期，还在4个英语国家11个城市巡回宣传，使得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变得不再透明。他代理的台湾

作家吴明益的《复眼人》也被英国重量级出版社

Harvill Secker 买下全球英语版权。为了推荐图

书，他不光频繁参加国际书展，也为作品写作详

细的审读报告、分章大纲，准备各种语言的样稿，

他自述不刻意强调台湾背景，而是用故事本身打

动外国编辑。也正是因为这样一批翻译家、代理

人的存在，使得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从过去只能通

过自行出版外文作品，等待被挑选，或者被大学

出版社以极少的数量出版，只能流向图书馆收

藏，变成了越来越受到国外主流出版社的关注，

进入更广泛的读者视野，同时也因为介入越来越

多的售卖平台，使得我们可以自主了解国外读者

的反馈意见，在亚马逊美国官网页面，一些销量

较高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会有上百条评价，研读

这些评价，或许能更好地了解海外读者的兴趣，

有针对性地翻译出版，使得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更

加顺利地走出去。

随着新一代作家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有

些作家已经可以熟练地掌握英语阅读和交流，也

尝试翻译作品。如周嘉宁翻译了珍妮特·温特森、

米兰达·裘丽、罗恩·拉什等人的作品。他们通过

文学节、创意写作坊、驻校作家等途径前往海外，

与国外作家、读者进行直接交流，也许在不久的

将来，他们会尝试用英文进行创作，表达自己的

想法，这或许将成为解决中国当代文学翻译难题

的又一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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